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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头沟老人的记忆里，“李善人”是一个耳
熟能详的名字，是他于民国初期在门头沟的斋堂
川开办了斋堂煤矿公司，修筑了从城子通往木城
涧的“门斋铁路”，即现在的京门铁路西段。

“李善人”不是指独立的一个人，而是一个
家族，几代掌门人都被称为“李善人”，其中在
斋堂开办煤矿、修建门斋铁路的主要是李士鉁
和其侄子李宝谦。“李善人”是天津人，天津有
这样一个民谣：“高台阶，黑大门，冰窑胡同‘李
善人’。”“李善人”原籍江苏昆山，清康熙年间
来到天津卫落户，居住在北门里户部街。后来
迁到了天津东门内二道街东头的冰窑胡同。
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的是李春城。李春城
（1826—1872），字筑香，在李家本族中排行第
八，被称为“李善人”的第一代。在清咸丰元
年(1851年)，举“孝廉方正”，先以州同知用，复
叙为通判知州，后又捐纳员外郎，于同治元年
(1862年)诠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不久告归回
天津。“李善人”的称号是从李春城这一代开始
的。他的正妻吴氏，被称为“李八老太太”，平
时好吃斋念佛，为了向别人显示她的“心慈”，
好做“善事”，经常买些活鸟、活鱼“放生”;遇到
家中喜寿大事，待客的酒席一律不准上鸭子，
说是不愿“杀生”。

李家因经营盐业起家，家道殷实。发家之
后，李春城对各地庙宇大事布施，每到冬季，向
贫民施舍棉衣，开设粥厂，舍小米粥，周济穷苦
人。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均
给予接济，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传，李家“乐善
好施”，是“善人”，李家也欣然领受。后来，李
家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了“李善人粥
厂”，专门收容乞丐。李春城死后，其子孙继续
办“善举”。清廷官方或天津士绅要办一些赈
济，经常推选有声望的李家出面主持。于是，

“李善人”的声名就广泛流传开了。
李春城有四子：士铭、士鉁、士钰、士锜，在

门头沟办实业的是李春城的次子李士鉁。进
入民国之后，李士鉁（1853—1928）退出官场，
致力于兴办实业。他管理家产并经营盐业，参
加创办天津殖业银行，在京西开办斋堂煤矿，
并与其兄李士铭、弟李士钰等人共同投资，成
立了斋堂铁路公司，修筑了从门头沟（城子）到
斋堂、板桥的运煤铁路，这是北京早期的商办
铁路之一。

斋堂是门头沟的一个重要产煤区，特别是
当地出产的烟煤，是火车、轮船、工业锅炉、炼
焦的燃料和原料。1918年，北洋政府准备成立
官商合办的斋堂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次年8月召
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公推天津的李士鉁为董
事长，负责组织公司事宜。李士鉁提议，修筑一
条铁路，以解决煤炭外运问题是当务之急。为
此，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在原有股金100万元的
基础上，再续招路股300万元，依照民办铁路

法，呈请交通部备案，修筑一条东起门头沟火
车站，西到斋堂的铁路，全长63公里，定名为门
斋铁路。这是北京地区第一条民办铁路。此
议当年就得到了交通部的批准。1923年，门斋
铁路勘测设计完成，一切筹建手续也已齐备，
于是正式成立了门斋铁路公司。经过几番周
折，1924年4月，门斋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门斋铁路从门头沟（城子）火车站起，经琉
璃渠、龙泉雾、野溪、斜河涧、水峪嘴、丁家滩、
韭园、色树坟、王平村到清水涧口止，长25公
里，这是干线的第一段。自清水涧口起，经清
水涧、桃园、大台、宅舍台到板桥止，长8公里，
此为门斋铁路支线。到1927年2月，第一段和
支线竣工。自清水涧口起，经安家庄、雁翅、下
马岭、傅家台、青白口、军响到斋堂止，全长30
公里，此为干线第二段。原计划这段铁路按照
第一段那样，修成正式的宽轨铁路，但因资金不
足，仅从清水涧到傅家台，因陋就简，在荒河滩
上铺设了一条轻便铁路。这段铁路从1928年1
月开工，同年6月竣工。用人力推车，勉强维持
运行。到1929年夏，山洪暴发，把轻便铁路冲
毁了。门斋铁路公司向银行贷款10万元，于
1931年夏，将轻便铁路修复，并向西延伸到斋堂
矿区。门头沟火车站在原城子煤矿煤仓处（后
来的水煤浆厂），于京门铁路门头沟站近在咫
尺，但是两条铁路并不相连，从山区通过门斋铁
路运出来的煤炭在这里卸车后，用马车运往京
门铁路的门头沟站，再运往京津地区，老百姓把
这种中间环节的马车运输叫做“盘蛋”。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李善人”家族
和股东们极力维持着门斋铁路和斋堂煤矿公司
的经营，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因缺乏资金，斋
堂煤矿公司一直未能开矿采煤，仅依靠门斋铁
路沿途收购和运输斋堂、大台、王平村等处的煤
炭而勉强维持。日军侵占京西后，在大台开了
煤矿，强迫门斋铁路公司为其运煤。抗日战争
胜利后，李氏家族重新收回了被日本侵略军霸
占了8年的门斋铁路和斋堂煤矿，由李宝谦担任
斋堂铁路煤矿公司董事长。当时门斋铁路设备
损坏严重，已无法运营。李宝谦（1887—
1976），李士钰之子，名益臣，字宝谦，是“李善
人”家族第三代。他一生致力兴办实业。解放
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于1976年去世。

门头沟解放后，已经破产的门斋铁路公司
尚有20多人留守，利用在门头沟火车站的三
股道岔招商存煤，向借地盖房的居民收取地皮
租来勉强维持。1957年，人民政府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将门斋铁
路的股份从李宝谦等股东手中买回，收归国
有，经国务院批准，门斋铁路由铁道部北京铁
路局接管。至此，门斋铁路公司即告结束，其
名称也不复存在。门斋铁路公司原址在城子
铁道西原煤建公司处，现已无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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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冷，《小王子》很暖
——读《小王子》有感

《小王子》这部童话，最有印象的是“它是一本
给成人看的儿童书籍”，“在它富有诗意的淡淡的哀
愁中蕴含着一整套的哲学思想。”这本给成人看的儿
童童话包含着象征意义，这些象征看上去既明确又
隐晦，因此就格外的美。我不知道这部阅读率仅次
于《圣经》的童话，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正值区图
书馆向我校赠书以供学生阅读之际，突然发现了《小
王子》这本童话，于是，我手中捧起了这部书，感受
《小王子》中蕴含的诗意与哲学思想。

说实话，我开始读的时候，并没觉得它怎么的吸
引人。但是，有一天我清晨醒来，突然脑海里有一个
小小的金黄色头发的小人，用他细小的声音说：“劳

驾——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我再努力地回想这种
声音，在一霎那间，我明白了，小王子，已经在我的记
忆中存在。这让我再一次读圣艾修伯里的那些文
字，这次的阅读，我才渐渐地感受到了这部“唯一一
部写给大人看的童话，一则关于爱与责任的寓言”的
奇迹。

小王子是一个忧郁的小人儿，他来自一个很小
很小的星球，他很容易忧伤，多愁善感。一次和作者
在撒哈拉沙漠中相遇，于是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
事。这些故事，朴实无华，没有离奇的情节，但是里
面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

现在的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所有的事在我们眼

里已经不是那么的简单和质朴，我们会为了一件鸡
毛绿豆的小事而争风吃醋，也会为了不起眼的名利
而勾心斗角。

“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应该用心灵去寻找。”
读读《小王子》吧，最好与孩子一同阅读。这本

有着孩子的思维方式，却具有大人的智慧书告诉我
们很多很多，我们知道了，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应该向
孩子们学习，或者，正是稚气未脱的他们，才会教会
我们许许多多爱的真谛与原始的质朴。小王子的勇
敢与执着，小王子对生命的看法，难道不足以让原本
短暂的生命持续得更长，闪耀出更多的光彩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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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苇甸沙土洞的故事
陈世杰 口述 李淑英 整理

（一）
上苇甸洞儿沟

（二）
三壮保护沙土洞

啸傲魏晋
廖华玲

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说《笑傲江湖》的
书稿原名其实为《啸傲江湖》，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
传为“笑傲江湖”。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不过
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和历史功底，“啸傲”确实要有意
境些，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

“啸”是什么？一种歌吟方式，无切实的内容，不
遵守既定的格式，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
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直抒胸臆。说通
俗点，“啸”相当于现代的“吹口哨”。在岳飞的《满江
红》中，我们听到过“仰天长啸”；在《水浒传》里，我们
听到过梁山好汉“啸聚山林”；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

“竹林七贤”的砖画上，我们听到过阮籍的歌啸，用口
哨吹出的旋律“与琴声相谐”。

阮籍，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其
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或许他只有通过“歌啸”
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魏晋几朝更
迭，然而乱世出俊才，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魏晋风
骨”的名片。那时的女人在唱“天无涯兮地无边，我
心愁兮亦复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男人在
弹琴饮酒赏菊吟诗，时不时飘然脱俗、孤傲轻狂的一
声“长啸”。

啸兴盛于魏晋，不假，可啸却不是魏晋名士所
首倡，其实早在《诗经》里就多次写到“啸”，如：

“不我过，其啸也歌”，“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以
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诗经》中最具
特色的内容之一，因而《诗经》中描写的啸者也多
为女性，且心怀忧怨。妇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
泄心中的不平之气，或许只有古代的“窈窕淑女”
能为之。不过，啸也不完全是用来承载情感的，在
某些施巫术的场合，嘹亮的“啸”声时常响起，解

祸福、祈雨水。至东汉时，这种傲然自得的啸音逐
渐进入了那些行为旷达、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文
人隐士的生活圈。到了魏晋，俯仰啸歌，简直是一

“啸”风行。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权走马灯一样更迭，文

人名士的仕途难料，于是吟啸、讽啸或啸咏便出现在
各种场合。大庭广众上放声长啸，若无旁人般地“吹
口哨”起哄，在现今看起来这怎么会是文人的表现？
可回到魏晋的时代背景下，那却是他们追求的一种
文化姿态与政治诉求。其实，啸是表象，傲是本质，
《世说新语》就用“傲然”来形容啸咏时的神情。而
“啸傲”一词则更有意境，如：郭璞《游仙诗》所写的
“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吟的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对于魏晋时期的吟啸，是否可以把它理解成“长
吁短叹”或“扼腕感慨”。如果是，它便是一种无可奈
何的声音，谈不上乐感，也和讲风骨、重风雅的魏晋
名士的气质不相匹配。可实际并非如此，《世说新
语》中有“善歌啸，闻者流连”的记载，而阮籍的歌啸

“与琴声相谐”，可见啸声是有旋律的、动听的、优美
的。不过，啸声中没有歌词，这是由啸的发声特点决
定的：重在吹，而不是唱。

唐代，文人吟啸的已经不多了，但仍能听到一缕
余音。王维的《竹里馆》中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
长啸”；李白的《游泰山》中有：“天门一长啸，万里清
风来”。唐以后，吟啸之风渐息。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
范，宽衣大袖飘逸着超然绝俗的哲学。一声长啸，傲
然于魏晋，无不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感到震撼：啸傲
魏晋。

从1940年到1945年，上苇甸村被侵华日军大
扫荡了50多次，一般扫荡数不清。这村的民兵经
常配合八路军在夜里端鬼子的岗楼、打清乡队。那
时主要是自身武器弱，但是因为地形熟打敌人也有
利。夜里正是敌人犯困的时候，民兵们就打他个措
手不及，敌人感觉着民兵们很厉害就叫他们是“麻
猴子”，管上苇甸叫“麻猴儿窝”。此后，管上苇甸人
都叫“麻猴子”，只要逮着就捆就杀，老百姓只好躲进
山里。

以前的八路军联络站设在上苇甸乡公所——
庵庙。自打日本鬼子实行了“三光政策”后，全村
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八路军的联络站只好迁到了
上苇甸后街的洞儿沟。后街张湾儿东的洞儿沟北
半山腰有一些沙土洞儿，大小五个洞儿，一共两
层。光大洞儿就能盛三四十人。外面山腰上长满
了荆蒿和小树，便于隐蔽，几米外一点儿都看不

见。更可取的地方是大沟里有一口小水井，久旱不
干，老有水吃。大旱年头儿别处都没水了，这儿还
有水，八路军人马就到这饮水。洞里冬暖夏凉，能
住人能做饭，还有放灯盛家具的地方。二层多是

“鹞子翻身儿”，从一层往上看是个无口的黑井，谁
知井壁上有登坎，扒着坎儿往上一翻就到了井壁的
小洞儿里，鬼子就是进了一层也不知道怎么上去，
朝里放枪也打不着。

平时，征粮、征兵、要鞋、开民兵会研究敌情、开
党员会都在这里。上级派人来说事联系也在这儿。
后来，妙峰山的鬼子每次扫荡从十八盘下来过大沟，
因有人告密沙土洞儿就被鬼子发现了。在这以前，
上苇甸村的村民曾豁出性命来保护这个联络点。据
老人说，沙土洞儿清朝时就有了，原先里面有佛龛，
知道由来的是小名叫喜头的，他哥哥当年被日本鬼
子打死了，听说后来他在延庆安了家。

1942年夏天，三壮（大名李章）在担里山上放
牲口被汉奸认出是上苇甸的人，然后告了密。鬼
子知道后就将他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敌占区，非要
他说出上苇甸的军粮藏到哪儿、八路军的伤员藏
在哪儿、沙土洞儿在哪儿。三壮当时四十来岁，自
幼给地主扛活，日本鬼子杀了他的母亲，他哪里会
给鬼子当汉奸。鬼子军官拔出大洋刀吓唬他说：

“不说真话就死啦死啦地！”三壮就是不说，于是
敌人就把他圈在小黑屋里整整三天三夜，不给一
口饭吃，不给一口水喝。鬼子审他，汉奸引诱他，
用枪托砸他、用皮鞭子抽他、用辣椒面灌他……用
尽了毒刑还是没有撬开他的嘴。

第四天，鬼子把他绑在马上押到了上苇甸。

敌人一见村里没有人，硬说“麻猴子”藏在山洞
里，就让三壮带路去找。昏迷中的三壮头破血流
遍体伤痛，他清楚地知道后街的沙土洞儿里藏着
八路军的粮食、八路军干部也时常在那儿开会，他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豁出命也绝不能说实
话。他把鬼子带到了李增洼的炭洞里，没有找到
人。鬼子军官说不是，又要他找沙土洞儿。三壮
又把敌人带到了白土岭的一个小洞，鬼子军官一
见又不是便暴跳如雷，命令两个鬼子把他推上了
陡岩用刺刀左右向他捅来。

夜黑呼呼的，没有一点儿星亮。鬼子的人马
走了，三壮为了保护沙土洞摔进了深谷。后来他
被救了。


